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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 

微疆界與歇斯底里的圖騰像 

Territory Microcosmic and Totem Hysterical / Huang, Hai-ming 

黃海鳴 

 

摘要 

無疑的，巴斯奇亞的「塗鴉藝術」反映了都會中飽受挫折的弱勢族群或次文

化族群的生存鬥爭、他們強烈受挫的感情狀態及要求宣洩與自我認同、肯定的需

求。 

這篇文章，不是要更深入談這個不斷被重複的問題及延續這種討論的方式，

而是要回到作品內部的空間，看看作品內部的邏輯是否反映了次文化或弱勢族群

在社會中的地位。當然我不把「反映」這兩個字解釋為「寫實地」把「迫害」的

場景畫出來，而是把畫面本身看成一個小社會，看成一個權力、疆界爭奪的場地。

這時是那些符號──帶有小族群或個人圖騰性格的歇斯底里化的強烈符號──

之間的爭奪、集結及與外面一個更廣大的匿名的、陰沉的勢力相抗衡。 

於是，首先提出畫面內的微觀權力地圖分析，指出其中可共存及競爭的大量

異質的疆界。接著，我把整個畫面，包括它所處的背景，看作是「複雜力量探測

器」。看看這個微觀權力、力量探測器探出了那些「傷害的力量及衝突的力量」。 

最後，我們才比較可能檢驗，那些作品到底有沒有發揮力量，發揮了那些力

量，或是早已經變質，或成為形式化的反覆製造。在文章結束前也稍觸及台灣形

成類似藝術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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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巴斯奇亞的塗鴉作品，帶著迷人的傳奇性，正式登陸台灣本土。他的傳奇性

自傳包括他早發的成名與早發的死亡，以及他在廣義權力論述中所能佔有的位

置，已有很多文章談論過。他抗議白人所製造出來的冷酷又疏離的世界，卻又在

他所抗議的白人世界中獲得誘惑人的名利，並在其中逐漸異化的事實，也有人談

過。省美館館刊《臺灣美術》希望我另闢角度來討論，這倒給我一個大難題。基

本上，還是很難離開這個範圍，所以我將巴斯奇亞討論再拉回到更繪畫性的角度

來分析。 

我想，這樣做至少可以在一大堆非常有趣、傳奇的「外在分析」之後，補充

一些書面的「內在分析」，雖然這樣做可能不太適當。認真的讀者一定知道，他

的創作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他的成名因素相當複雜，只談畫面內部顯然有問題，

至少也會十分無趣。不管怎樣，這一定會大大地減低了這篇文章的可讀性。當然，

我也自問，如果用「細膩的內在分析」是否真會減低他作品的趣味及感動？當然，

肯定會；但不要一下就否定「分析」的功能，事在人為，總可以找出一種稍算兩

全齊美的方法。首先，我必須考慮的是，如何在分析中還能保持造型符號的感覺

性或多感覺性的強度。 

當然，我也不會傻到認為一種「純繪畫性分析」就能解決問題。我的研究方

法是：試著在繪畫的「微觀空間」中，找到與其在真實「巨觀社會」中的處境的

某種「同構的關係」。由於這一些想法，我決定試著談巴斯奇亞的塗鴉繪畫中的

「微疆界與歇斯底里的圖騰像」。無疑的，整個巴斯奇亞個人的神話也都圍繞在

權力疆界，與那個「個人──少數族群」圖騰之上。試問，假如他作品中沒有實

際的這種「微觀世界」內的表現，單憑他的社會角色就能被炒作到這種程度？ 

 

貳、畫面內的微權力地圖分析 

先借用「拼圖式的製圖學」的觀念來解釋巴斯奇亞作品的主要結構。這「地

圖」不光是一些拼不攏的「物質性片斷」所組成，同時也是一些散發強度感覺波

又相互局部重疊的疆界，在其中常住著某種「圖騰形像」或一些「故事」。 

我必須先給一個粗略的模型：在圖畫中，一般有一個統一的透視空間，那是

由一個視點所統合的空間。當一個畫面有好幾個視覺透視點時，如果指的是同一

個對象，或有因果關係，統合仍有可能。但如果語言系統不同，對象也不同，因

果關係也不清楚時，那也許只能用一個人的不連貫的、精神分裂地喃喃自語，與



 

3 

不同人的喃喃自語來解釋了。但當這畫面不是一般畫面，而是各種大小、顯形、

隱性的權力分屬於不同的主人──所要搶奪的牆壁，這是與實際權力及疆界有直

接關係。因此，如果一幅塗鴉缺少了真正的權力、疆界的爭奪及只是一個人躲在

私有的、保護的空間中喃喃自語，不管用一種語言或幾種語言，都將成為虛飾形

式遊戲。簡單的說必須是真正的多雜音的喧譁騷動，才能保持他應有的強度。這

一點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一般畫家可以模仿這種趣味，但卻很難模擬由真正

的多個體間所形成的喧譁、騷動：一個圈內的畫家，可以挾原有的生活經驗，保

持這種強度，但一旦脫離這種生活太久，又只由畫家一人來模擬這種多雜音的強

烈喧譁，那是注定要每下愈況，越來越均質，越來越形式化，特別是依據合同，

在短時間製造一大堆。 

巴斯奇亞的畫不用透視學空間，也不用方格子的連續空間。這兩種空間都是

均質及連續性的空間。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說，他的整體畫面中又有一些小的畫

面，有些直接用框框來區隔，有些則由於「文字的書寫空間」與「手繪圖型空間」

的不同性質而有所區隔，有些則由虛空間來區隔。 

但情況要更複雜：例如在書寫文字空間中，有大小及不同字體族群的並置及

重疊。例如在手繪圖形空間中，有時由於尺寸比例尺的不同，或述事系統不同，

而區隔出不同的空間疆界。這些性質不同的空間疆界可以巧妙地相融，但也巧妙

的區隔。在這些空間疆界之間，又常使用半透明的重疊，及不透明的塗抹和掩蓋

的手法，除了產生一些肌理的趣味外，還牽涉到淡入淡出的時空感覺，也許也牽

涉到地盤的爭奪。當然光用「疆界區隔」來說明是絕對不夠的，至少是非常的抽

象。其實，在各種不同方式界定的疆界中央，常住著放射強力神經波的怪人、怪

圖形、聳動的文字、述事…。 

1979年 5月份，巴斯奇亞就曾跟麥可．霍曼、尚南．道生（Shannon Dawson）、

文森．嘉洛（Vincent Callo）聯手成立一個樂團，巴斯奇亞負責演奏單簧管、合

成樂器，整個樂團的風格和特長逐漸走向爵士樂、龐克搖滾樂、合成、流行音樂，

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噪音音樂」。在某種程度而言，他的畫與他的音樂有某種

同構的關係，事實上，大多數的塗鴉藝術所畫的文字都是一種我們在漫畫中所常

見的「擬聲字」，這種字形本身就像是會發出噪音似的。那麼，這種「噪音音樂」

從「權力、疆界」的角度看來，具有甚麼意義呢？ 

依據法國學者賈克．阿達利在《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中說：我們不

是用色彩或形式，而是用聲音及對它的編排來形塑社會。與噪音共生的是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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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音樂共生的是權力。「當噪音入侵人類的時間，當噪音變成聲音之時，它成為

目的與權勢之源，也是夢想──音樂──之源。它是美學漸進合理化的核心，也

是殘留的非理性的庇護所；它是權力的工具和娛樂的形式…從這個觀點來看，所

有音樂與任何聲音的編制都是創造或強化一個團體、一個集體的工具，將一個權

力中心與其附屬物連結起來。」簡單的說，噪音音樂是反對被納入一個一統的權

力中心，而要保持在一種游離而各自發出不可化約的噪音。這種噪音之間的並置

事實上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力量。 

 

參、複雜力量探測器 

我覺得他的藝術的目的是：要使看不見的力量變成看得見，文字變成圖形，

圖形與筆觸的衝動發出聲音；一張張如面具般的面孔，張大了嘴巴，露出牙齒、

呲牙咧嘴，不是發出溫柔的聲音，也並非痛苦的聲音。如果我們喊叫，通常那是

因為被那個超出感情及痛苦的極限，擾亂了整個情境的看不見的、不能感覺到的

力量所折磨。那麼到底那些頭像想發出怎樣的力量，我覺得那是一種純粹的感覺

力量，它包含了所有感覺、將之發揮到極致的一種歇斯底里般的感覺；那是面對

慾望的力量、死亡的力量、冷酷的力量、疏離的力量、鬼神惡魔的力量，而發出

的一種抗衡的、不知名的、純強度的複雜感覺。當身體對抗一些看不見的威力時，

它只能對那些不可見的力量呈現本身「可見性」──就像狗聽到有「靈異物」接

近，身體馬上發生變化。只有在這種「可見性」中，身體才能積極的搏鬥，才有

勝利的可能。他的畫面正是探測出一堆不可見的力量。也許說得簡單一點，他的

那一些歇斯底里化的個人圖騰，多少有點像動物在面對威脅時所作的一種裝腔作

勢，故作可怕狀；人在出征時要在自己身上、臉上弄上各種花紋，或在面對威脅

時面露兇狠、不屑，以便嚇唬敵人；但也像人在一大堆荒謬、敵意、疏離的世界

面前所面露的訝異、無助。簡單的說，他承受、內化了社會給他的各種殘酷的力

量，透過藝術語言的可見性及個人不可壓抑的狂野能量，再凝聚地散發出去，排

泄在疆界的四處。 

他的作品是許多看不見的力量的探測器，第一種力量可能是最基本的；或咆

哮或喃喃地暴露自己挫折的慾望。第二種力量是「隔離的力量」：它們以平塗的

色面支撐，佔領小土地，但也隔離在小土地中，只有群體的喊叫才交織成廣大又

混亂、原始的力量磁場，否則就只有隔離，隔離在旁邊或隔離在後面，那是超大

型大都會文明所創造的新沙漠──一種喃喃無趣的隔離空間。第三種是「變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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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當力量侵襲身體及頭部時，變形的力量就變得可見了！當人受到各種無

形殘酷的力量襲擊時，就要把自己的臉變得更酷、更有能量，幾乎要從整個臉上、

頭上發出咆哮及電波的程度，還有一些帶著光圈或天線。又當我們看到那些變形

的「擬聲字」時，我們首先發現被壓扁為平面及抽象化的符號又恢復能量及恢復

喊叫、自誇、炫耀的能力。而用文字塗鴉的藝術家正是要從扁平到恢復成一個充

滿能量的變形蟲的階段過程中，一邊變形，一邊爆炸，一邊消失，有時也像一些

從雲端出現的聖像或聖旨。第四種力量是「消失與替代的力量」：當人物變得模

糊而與平塗色面或縱橫交錯的色斑與線條交融時，就顯現出來了！舊的過去，消

失在遺忘之中，等待重新復出，要不就是等待被替代。第五種力量是異質覺能量

的集結與狂歡化。 

當各種力量都顯出時，那個圖形就成為在畫面符號叢林中「唯能量化」的「歇

斯底里個人圖騰」。他的責任是佔領疆界，增強自己的可見度，他必須在符號、

行為痕跡的聚落中以強度來佔領一個位置，要在不同的領土佔領中既共存又要發

揮最大的能量。他要在鬼神、動物叢林中發出最大、最酷的喊叫聲。在這種游牧

式的及瞬間佔領的身體、感覺及權力的空間中，聚集眾「唯能空間」在一起形成

一種驚人的喧譁及噪音，形成一種原始力量的共鳴。這些戰爭，不但在社會邊緣

的某一角落發生，也在一小塊畫面上發生。 

 

肆、回到產生這種藝術的社會場 

做這些作品的街頭藝術家大多是無聊又精力過剩，他們用強烈而混亂的即興

做直接而本能的宣洩。對許多人而言，地鐵是唯一的出路，而巴斯奇亞也曾說，

在沒有畫塗鴉藝術之前「我有滿身的精力而不知如何是好」。這個「飽受歧視的

黑鬼，父母離異的孤獨兒，生活困苦的貧窮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一身的壞

習慣…這不是標準都市裡的邊緣人嗎？就因為他的真實處境，他的壓抑和憤怒透

過源源不斷的驚人創造力，才狂野地釋放出來」。 

他們所畫的圖案，多少是一種邊緣人秘教的「圖騰」符咒。例如：那些「名

字與數字的塗鴉」，那是只有「圈內人才看得懂的狂野風格的字體」，這些生活藝

術家們希望「為鄉親們畫一眼就能認得出來的塗鴉畫」。有一些比較有政治意識

的團體希望用「塗鴉藝術」來「填補藝術家與美國勞工階級之間的鴻溝」，並「串

連藝術家和鄰近社區」。基本上這種藝術是「被壓抑和被剝奪權利的人們的個人

表現」，是一種「反抗邪惡的工業文明的部落宗教」。它在被認定為當代藝術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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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和新幾內亞的食人族在木棍上以骷髏來標示其領土一樣，塗鴉藝術家也

宣佈佔領了這個機械化、工業化的地下世界。」「本只屬於街頭次文化的東西竟

然大舉入侵藝術市場…。」這是後來的再利用。 

故意向法律挑釁，這也是這類作品幾乎必要的條件。對於一般大眾，對於管

理的、警察的力量，塗鴉行為「象徵著冒瀆、社會失序和道德瓦解」，它是「對

大眾交通工具合理使用權的侵犯」，它增加了大都會的「無法無天和危險感」，「車

廂上塗鴉是一種恐嚇行為」，「應被送進勞改營」，有人建議「用受過訓練的警犬

來攻擊在火車停車場非法塗鴉的藝術家。」正因這個對立性，反而成就了它亦創

作亦宣戰的性格。「其中挑釁的成份令人心驚肉跳，正因為它逾越了法律的界線，

反而鞏固了它的道德性和真實性」。有不少藝術家說：「如果塗鴉合法，情況就不

同了；然而就是要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工作起來才有意思。」試問，如果一切成

為合法，藝術家成為被豢養的專屬藝術家，他的內在動力還能維持多久？剛才已

經分析過，在畫面內有許多小的空間爭奪，有許多噪音喧譁，但真正的疆界爭奪

的對象，則應該是將大都會的某些人的福利照顧得很好、把整個城市清一色圍成

水泥圍牆、用生活品味來嚴格區分人群的一個非常強大但又面目模糊的集體統

治、管理的力量。如果塗鴉藝術向此力量妥協，那也沒甚麼好玩的了。那一些分

佔一小塊疆域的圖騰主人，雖然也爭奪，但那是要形成新聚落而與外面更無形的

無生命力量來抗衡。 

也因此，它像一個聯結器──與其它所有脫序的藝術結合，它對工業化的、

粗暴的、巨大的、陰冷的、規格化的都會環境現成物大加塗抹，它挪用大眾消費

文化產品──卡通人物、日常用品、電動玩具、報紙廣告、明星、超人、恐龍、

手槍、飛機、狗、姓名、數字…，結合了抽象表現主義的奮力潑灑顏料、普普藝

術的大眾流行文化符號…，從城市生活經驗中汲取靈感，將之轉化成歇斯底里可

見的能量，有人稱讚「巴斯奇亞最強的地方，是他善於巧妙地將街道上、報紙上、

電視中看到的影像，以及從海地繼承的靈性主義，融合在一起，加上他對現代藝

術語言直覺、完美的掌握，呈現出如此吸引人的作品。」沃荷（Warhol）欣賞他，

因為這個小子真夠粗野低俗，而克雷蒙弟（CIemente）之所以肯定他，因為這個

小子揮灑得夠兇猛詭異。那是都會中飽受疏離冷落的人對於隔離、無生命的秩序

及樣板化虛假商品消費社會的反撲。 

 

伍、回到形成的理由與從台灣角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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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個門戶大開的慾望國度，對這種藝術是不模仿也難，這種藝術是青年

大眾消費文明的最愛，早在台灣可能形成這種藝術之前，已經透過媒體、商品傳

遍各處，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合法地佔領各處，它讓我們多少認識「塗鴉藝術」，

但也解除了它的戰鬥力。其實，這種藝術要模仿還真難，它複雜的能量是不可模

仿的，態度也虛飾不得的，它不是生活悠閒的都會人組合很酷的形象片斷就能解

決。那麼，如何找到生產這種「行為」的生活條件？藝術家又是否真在那種階級

處境中，而不只是美學的挪用？ 

台灣也許還沒有所謂真正的「塗鴉藝術」，但生活中有類似的元素：漫畫文

化中大量的擬聲文字、雜亂不堪爭相鬥豔的招牌文化、廁所文學（也許已被色情

電話、色情電腦網路及各種形態的 Call in網路和節目所取代）、書法文化，特別

是玩弄具有邪靈力量的符號的符咒文化，還有最近新興的地下破爛藝術、後工業

噪音藝術等。如果要發展我們的「塗鴉藝術」──這是一個很笨的問法，那麼接

下來的問題是：1.我們吸收到的只是異化的塗鴉藝術的形式及認知？2.有無原始

之感覺強度與個人化、小群落圖騰建構的企圖？3.有無那麼強又眾的次文化聚

落？4.有無那麼多命定的邊緣人來積壓這麼可怕的能量？5.有那麼直接表現感覺

的民性？6.它如何從現有生活經驗及現有藝術語言中來吸收、轉化？…我覺得北

部的年輕地下藝術團體及南部的許多少壯的前衛藝術家似乎有這種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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